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理论批评界对网络

文学热度太高持有疑议，最关键的是不认可

网络文学的文本，指斥其扁平化、快餐化、粗

鄙化所导致的浅阅读，即便那些赢得数亿点

击率的超级人气作品，也因缺乏文学精品应

有的语言魅力而遭到诟病。如此评价网络

文学当然有其道理，因为在传统文学领域，

能否深度阅读是衡量文学作品价值重要的

美学标准之一。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网

络文学作为大众文艺在互联网时代的标志

性产物，其最基本的特征是传播的有效性，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网络文学在二十年时间

里不断“转身”，终以泛文本的形式确立了与

读者的关系、与时代的关系，及其在互联网

文化产业链中的位置。简而言之，与读者的

关系就是分众化阅读，与时代的关系就是借

助故事硬核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并由此而显

示其作为文化产业链开端产品进行IP孵化

的特殊价值。网络文学的这一现状是在国

家文化政策引导下，与市场逐步磨合而形成

的，那么沿着这条途径走下去，网络文学的

精品化之路是否行得通，经典化是否有可

能，则是今天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

两种文本各美其美

自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至今仍是文学

的主流，而网络文学的出现实现了中国当代

文学的多样化，这应该是两种文学形态在当

下的基本定位。主流文学强调相对单一的

文本，即指向阅读的唯一性（基本不考虑IP

孵化），甚至不惜小众化，也要维护文学的

“纯洁性”，语言、结构、人物形象、叙事方式

在作品中发挥的作用远大于故事本身。传

统作家以纸媒文本立身，比如面对巴金、王

蒙、莫言、铁凝、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王安

忆、格非等作家，我们不会去考虑他们的作

品是否改编成了影视，即使改编了读者也会

对照原著文本解读影视文本，评价其得失。

网络文学则将文学的传播功能放在了

首位，文本价值退居其后，通过大众艺术文

本的放大效应，如影视、游戏、漫画、动画等，

实现其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可以断言，如

果没有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失恋

33天》，大概不会有多少人知道辛夷坞、鲍

鲸鲸；没有电视剧《甄嬛传》《步步惊心》《琅

琊榜》《欢乐颂》，流潋紫、桐华、海晏和阿耐

恐怕也不会引起多大关注；没有动漫《斗罗

大陆》《全职高手》，唐家三少、蝴蝶蓝也难以

成为明星式的作家。

传统文学是作家的文学，网络文学是读

者的文学。这是从文本阅读层面上对两种

创作形态所做的简单区分，虽说不是绝对，

但大致上符合实情。所谓“作家的文学”是

指作品更重视作家个人对生活的剖析，更注

重个人经验书写，强调个性化和唯一性。而

“读者的文学”则是以读者的阅读喜好作为

创作的基本依据，力求在读者中获得最大传

播率。对此进行仔细研判不难发现，“作家

的文学”在努力追求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

提供给读者认知和思考生活的方式，“读者

的文学”旨在娱乐大众，帮助读者闲暇之余

实现精神调节。两种文本之间看似存在矛

盾，但相互补充之后更符合我国文化发展的

大势和民众的心理需求。

大众文化的新流

中国网络文学的出现和高速发展看似

突兀，实际上有着深厚的历史人文背景，它

一头连接着席卷全球的媒介革命，另一头连

接着本民族文化心理和传承方式。深入其

中得其真味，便能体会到或许只有中国才具

有这双重的文化渊源，只有中国人才具有如

此顽强的文化创造能量。回首百年可以发

现，不断缩短人与世界万象之间的时空距

离，乃是上个世纪全球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

向度，文艺作品借助想象力扩大了这一奇妙

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快乐和烦恼，并通过跨文

化传播实现了思想领域的融合和分化重

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上个世纪后半

叶此消彼长、相互渗透的局面渐次明朗。在

西方，法国新小说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最

后一个精英文学流派，不仅遭受诸多非议，

而且成为孤立的“绝响”，而面对面的艺术、

大众艺术的狂欢却空前活跃，畅销书、流行

音乐、摇滚乐、街舞、涂鸦等大众艺术形式风

起云涌。与此同时，影视产业的快速发展及

其与票房、收视率捆绑的商业模式横扫全

球，艺术创作与大众消费之间逐渐形成血肉

关系。在二战之后，每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出

现都有其深厚的民众背景，大众参与艺术创

造、传播和评价的新的文化范式逐渐确立。

在东方，日本的动漫文化、香港的武侠文化

和边拍边播的韩剧模式都在这一时期占据

了文化市场的要塞。

在这个基础上，大众文化以泛娱乐审美

方式显示出超强的渗透力，跨越不同国度、

不同文化、不同种族，面向所有个体，重构世

界文化版图。美国学者詹姆斯·罗尔在《媒

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一书中重

新定义了“超文化”概念，他认为超文化包含

六个方面：广泛的价值观念、国际资源、文

明、国家文化、地区文化和日常生活。罗尔

还在具体阐述中提及：电视对人们的时间、

空间、距离的改变，直接使人们交往、谈话、

睡眠、食物准备、消费以及其他日常的交际

方式和家庭行为模式发生改变。这是罗尔

30年前的表述，今天在互联网生态环境下，

巨大信息流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变可谓无

孔不入，但就文艺创作领域而言简单概括起

来无非两个指标：全球化与个人化并举，即

联合与分化后产生新流。简而言之，文艺创

作如果无视全球化的现实将难以实现有效

传播，若不具备个人化则有悖文艺创作的基

本规律。

互联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商用，此后

20年在全球广泛应用，信息技术革命急速

放大了全球文化交流的路径。中国网络文

学有幸介入了这一巨变，经过20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标志性大众文化样式，深入人心，

为中国大众普遍接受，并逐渐向海外拓展，

自然融入全球大众文化的洪流之中。随着

中国网络文学进入新的历史拐点，主流意识

形态对网络文学的重视、赋能与规制，文学

创作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至上转型，以及如何

提升网络作家的文学地位、培育新生力量，

让网络文学向精品化、高端化发展成为业界

关注的焦点。

网络文学呼唤精品

网络文学究竟与传统纸媒文学存在哪

些差异，我们该如何去看待和认识它，进而

在未来的文学史当中如何阐释它，这已经是

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忽视的议题。从总

体上看，中国网络文学是世界性文化流动的

产物，网络作家深受西方大众文化的影响，

在数字化阅读时代，年轻一代对文学经典的

理解和认知发生了变化，并将文学和影视、

动漫、游戏等其他文艺样式视同为一个整

体，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类型化写作方式

和分众阅读模式。因此在创作方式和标志

性作家的产生过程中与传统纸媒文学逐渐

拉开了距离。

网络文学为何受到年轻读者的追捧？

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生活多变，

文学常新。从审美上讲，网络文学反映了

新生代作家群体对生活的理解和认知，与

上代人的观念存在一定差异。从文化脉承

上看，网络文学与传统的通俗文学有着极

深的渊源。可以说，成功的网络作家都曾

经大量阅读中国古典文学，甚至研究程度

要比传统作家更细致。网络作家的思想资

源来源于青少年时代、读书期间所阅读的

一些经典作品，既有中国古典文学，比如

《红楼梦》《封神榜》《七侠五义》《西游记》、

“三言两拍”、《聊斋志异》，甚至金庸、古龙

等，也有很多西方大众文学，比如《指环王》

《哈利波特》《暮光之城》《冰与火之歌》等。

更加宽泛的东西方文化交融，是中国社会

不断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它为网络写作

提供了新的空间，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向海

外进军提供了可能性。网络文学呼唤精品

成为历史的必然。

21世纪以来，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是

建立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下的成功的商业

模式，必须明确一点，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

是文艺作品的原创性和惟一性，而这和艺术

创作规律完全吻合，也就是说，大众文化的

基因与精英文化并无排异现象，甚至可以

说，21世纪的大众文化正是上个世纪精英

文化结出的果实。所谓成功的商业模式，即

是最大范围的有效覆盖和传播，从而使得知

识产权保护和商业模式之间形成一个闭

环。由此，文化发展与经济规律合奏，为以

网络文学为龙头的互联网文化产业在21世

纪大行其道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文明世界

之今日，一国之文化如果能够成为产业，并

深刻影响民众的精神世界，相信所有政府都

会将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中国网络

文学生逢其时，如鱼得水般得到了政府和资

本的双重维护和推动，在国际化环境中成长

的中国新生代人群注定会将这朵奇葩催生

得无比绚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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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的泛文本与分众化阅读
□马 季

对中国网络文学的评价历来充满分歧，

肯定者强调网络文学的革命性、新生性，强调

它在文学生产、阅读与传播范式方面的巨大

转型意义，否定者指斥网络文学的大众化、浅

薄化，认定它是大众读物，是文字垃圾。这种

争论从网络文学兴起之初就开始，到现在20

年过去了，争论仍在持续，在笔者参加的一些

网络文学会议上，时常会看到双方争得面红

耳赤。显然，对网络文学的研究不能一直停留

在这种重复的争论上，这个问题必须要得到

根本解决，在笔者看来，争论的根源就在于学

界对中国网络文学的性质认识不清，没有认

识到中国网络文学的二元性。

表层描写与深层内容的二元性

从目前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来看，商业

网络文学是主流，这是我们评价网络文学的

一个基本前提。这种商业化比传统大众文学

的商业性更直接、更突出，原因在于，一方面，

商业资本充分利用网络媒介的技术特点，建

立了以利益为先的网络文学制度，文学网站

刻意设置的点击、收藏、上架等数据的可视化

让写手背负着沉重的写作压力；另一方面，网

络文学的IP改编与跨媒介运营，生成了巨大

的利益诱惑。不能低估商业资本对推动网络

文学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但网络文学过度

商业化的后果就是写手拼命取悦读者，读者

想看什么就写什么，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作

品充满了欲望叙事与快感生产。为了取悦读

者，网络文学强调“代入感”，让读者“代入”到

主角身上，并突出“主角光环”，一切描写都以

烘托主角为中心，由此甚至奉行利己主义哲

学，主角是“人”，甚至是“神”，其他人则是可

随意利用与处置的NPC。中国网络文学之所

以风行海外，原因之一就在于主角常常为了

自己的利益不管不顾，相比日本轻小说中主

角后现代式的“宅”与消极，欧美作品中主人

公动辄强调政治正确的拖沓，前者自带一种

杀伐决断的爽感。显然，从这些白日梦与利

己主义的内容描写来看，网络文学应该被批

判，任何基于这个角度想为其辩护的人都是

无力的，难以自圆其说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网络文学，

在笔者看来，这些欲望叙事与快感生产只是

构成了网络文学的表层，其深层则渗透了网

络社会的“虚拟体验”。所谓虚拟体验，这是

笔者提出的一种说法，指网络社会带来的生

存体验。网络社会生成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

生存体验，不同于传统媒介，网络媒介是可生

存的媒介，人们可以生活在网上，形成虚拟人

生、第二人生，这种生存并不只是想象性的，

而是具有操控性、实感性与参与性，因此不能

从工具意义上理解网络媒介，它是本体意义

上的存在，深刻影响与形塑了现代人的意识

结构。举例来说，网络文学中大量兴起的“随

身流”，如“随身老爷爷”、“随身系统”、“随身

空间”，甚至随身带着两亩地，诸如此类，显然

折射了网络与现代人的伴随关系。现代人已

然离不开网络，网络形成了虚拟空间，可供人

们暂时避开尘世烦扰，网络是超级大脑，可供

人们搜索现成答案，获取信息，在某种意义

上，网络已内化为人自身的一部分，现代人成

了赛博格，成了后人类，这种深刻的伴随关系

折射在网络文学中，就表现为主人公做任何

事情都要随身带着能够替他排忧解难、遮风

挡雨的工具。显然，网络文学在表层的欲望

叙事与俗套描写背后呈现的虚拟体验，是值

得重视与深入挖掘的，它表现了网络社会来

临后的社会心理、文化习性与意识结构的深

刻变迁，由于中国网络文学的繁荣在世界上

独树一帜，这种深层的虚拟体验必然十分丰

富，而这也是中国网络文学的独特价值与世

界意义所在。

精英与大众要素的交融

否定网络文学的学者往往从精英立场认

为网络文学档次不高，过于通俗化、大众化，

只是休闲读物，肯定网络文学的学者则强调

网络文学也有好的作品，也有精英文学，这种

辩护有一定道理，网络文学中确有一些文青

写手，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一定的精英色彩，但

在笔者看来，以这种方式来论证网络文学的

合法性，实际上遵循了与否定者相似的逻辑，

区别只在于强调网络文学有无“好作品”。更

重要的是，这表现出对网络文学简单化的理

解。网络文学的大众性与精英性并不是分离

式存在，不是说有些作品是精英的，有些作品

是大众化的，有些是“好文学”，有些是“坏文

学”，而是大众与精英要素同时呈现于同一部

作品中，是一种混合与共时的存在。

在网络文学中，大众性不是纯粹的大众

性，它包裹着精英性，精英性不是直接的精英

性，是透过大众性的裂缝呈现出来的精英性。

网络文学这种精英性与大众性交融的独特二

元结构，与两方面因素有关。首先，这是由商

业性的绑架式写作与作者文人情怀之间的博

弈造成的。网络写手以卖文为生，以市场为旨

归，在此意义上，追求写作的精英性并不讨

好，用大神梦入神机的话来说，“文青是种病，

得治”；但另一方面，每位写手都有一个文人

梦，总希望在大众化的内容中植入个人化的

感悟与才情，用网络写手的话来说，这叫挟带

“私货”。举例来说，猫腻的《庆余年》，其中的

穿越手法、吟诵古诗词，以及复仇情节，显然

是大众性的，但小说的字里行间又透露出作

者对宏大叙事的消解与淡然处世的人生观，

这就是作者的“私货”，这种“被压抑”的“私

货”正是透过大众性的缝隙呈现出来的。其

次，精英性与大众性的交融还与前述网络文

学传达的虚拟体验有关，在各种欲望叙事的

大众化表象背后，网络文学呈现了网络社会

的生存体验，而这也可以进行精英解读。举例

来说，重生小说往往描写主人公回到从前，利

用先知优势，玩转商场与情场，这显然是大众

性的，与此同时，重生小说又常常表达了生命

的痛感，尽管重来人生，窥见了人生的丰富

性，却并不能真正把握这种丰富性，类似于蝴

蝶效应，重来不是重复，相关的人与事必然因

“重来”而改变，主人公所能抓住的，只能是当

下的人生与故事，这显然与网络带来的重置

体验有深刻关联，这种虚拟体验生成的人生

况味，显然是可以作精英阐释的，也表现了俗

文学深度描写的可能性。而这种精英性、深度

性同样是从大众性的缝隙中呈现出来的。

“文本”与“网络”的结合

中国网络文学的二元性还体现在“文本”

与“网络”的结合。所谓“文本”，即将网络文学

理解成一个单独的、已经完结的作品；所谓

“网络”，即将网络文学理解成一种网络式存

在，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文本，而是一种永不完

结的、在人与人之间不断产生连接与扩散的

超文本运动。在笔者看来，对一部网文作品来

说，这种似乎矛盾的“文本”与“网络”的属性

同时存在。首先，从写作过程来看，众所周知，

网络文学常常采用的是网上连载的模式，在

此意义上，作品是“网络”的，由海量读者构成

的众多网络节点，让作品的情节走向存在诸

多变数，它是未定型的，开放的；而在作品完

成后，往往会线下出版，变成实体书，此时它

就成了“文本”，是定型的、终结的。其次，从阅

读过程来看，许多读者对网络互动感兴趣，积

极参与网上群体性的阅读、点评、讨论与打

赏，这些网络活动也就成了网络文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此时它显然是“网络”的；而对另一

些读者来说，他们对网络互动并不感兴趣，他

们只看作品本身，在此意义上，网络文学又是

“文本”的。

面对网络文学“文本”与“网络”二元属性

的存在，我们同样可以进行双重解读，既可以

将其理解成一个单独的文本，分析其内容与

形式，对其作出评价；也可以将其理解成“网

络”，理解成人与人之间不断连接与扩散的超

文本运动，考察文本之外的大量网络活动，分

析写手与读者的互动，探究读者的各种“盗

猎”、“挪用”的意义生产，评估读者的各种仿

写与衍生文本，等等。

中国网络文学不是单维的，而是复杂的、

二元性的，欲望叙事与虚拟体验、大众要素与

精英要素、“文本”与“网络”，构成了二元性之

间的博弈与张力，因此，对网络文学的评价与

解读不应该是一刀切，而应该是双重的，否定

者在看到网络文学的不足的同时，也需要看

到其呈现的虚拟体验、精英要素与网络连接

的重要价值；肯定者在看到网络文学的成绩

与长处的同时，也需要看到网络文学的欲望

叙事、大众要素以及实体化的弊病。

●传统文学是作家的文学，网络文学是读者的文学。“作家的文学”在努力追求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提

供给读者认知和思考生活的方式；“读者的文学”旨在娱乐大众，帮助读者闲暇之余实现精神调节。两

种文本之间看似存在矛盾，但相互补充之后更符合我国文化发展的大势和民众的心理需求。

●文艺创作如果无视全球化的现实将难以实现有效传播，若不具备个人化则有悖文艺创作的基本规

律。

●更加宽泛的东西方文化交融，是中国社会不断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它为网络写作提供了新的空间，

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向海外进军提供了可能性。


